
会员服务区   登陆   注册   修改   充值   投稿   帐号管理   e线论坛 ID：    密码：     注册   忘记密码   游客游客 确定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10

《李自成》第一百八十六章

[ 作者 ] 姚雪垠 

[ 单位 ]  

[ 摘要 ] 清朝的刑部衙门和顺天府互相配合，探明那个被捕获的老和尚本名叫刘子政，从五台山潜来北京的确实目的是要查探崇祯太子的

下落，然后保太子逃往南方，恢复明朝江山。虽然南京拥立了福王，但是这个刘子政认为福王不足有为，只能败事；必须拥立崇祯太子，

名正言顺，方能得全国军民诚心拥戴。 

[ 关键词 ] 《李自成》;明朝;小说;姚雪垠

       清朝的刑部衙门和顺天府互相配合，探明那个被捕获的老和尚本名叫刘子政，从五台山潜来北京的确实目的是要查探崇祯太子的下

落，然后保太子逃往南方，恢复明朝江山。虽然南京拥立了福王，但是这个刘子政认为福王不足有为，只能败事；必须拥立崇祯太子，名

正言顺，方能得全国军民诚心拥戴。刘子政已经暗中联络了一批江湖豪杰，其中有不少幽燕侠客，有从关外回来的官兵，也有方外之士。

另外他还在八月初二那天，带着两个人到长陵和崇祯陵墓前祭奠，忍不住放声痛哭。刘子政的同伙中已经有十几个被抓到了，都羁押在顺

天府狱中。同刘子政一起去崇祯陵前哭奠的一个道士、一个僧人，据说十分重要，尚未捕获。多尔衮判断崇祯太子必然仍在北京城内外，

并未远逃南方。刘子政是知道这一情况的，所以他只在京城内外寻找太子，只是还没有找到，就被逮捕了。 多尔衮知道了刘子政是洪承

畴的故人，更加重视刘子政这个要犯，嘱刑部严加防范，不许他同狱外通任何消息，但在饮食上不许亏待。他每日要处理的军国大事十分

繁多，他自己抽不出时间处理此案，就传谕刑部衙门暂停对刘子政的审问，只希望刘子政能够投降。他认为，像刘子政这样的人如能投

降，会影响以往同满洲作战的明朝将士不再记着旧日仇恨，跟着投降。如今在刘子政被捕获之后，最要紧的一步棋是将崇祯的太子和两个

皇子即永王、定王找到，以绝汉人恢复明朝的希望。同几位内院大学士商议之后，多尔衮赶快用摄政王的名义再次晓谕京畿官绅士民：有

献出前明太子及永、定二王者重赏，有胆敢窝藏者严惩。并说，倘若太子和二王来到，本朝一定以礼恩养，永享富贵。 虽然筹备多天的

顺治登极大典已经举行，但是多尔衮仍然十分忙碌。调兵遣将、筹粮运饷、招降授官等急迫事项，都须要他亲自决定。还有些大事也须他

亲自裁决，方能施行，譬如遣亲近宗室、亲王祭告太庙，颁发顺治二年的皇历等等。 总之，以多尔表为首的朝廷十分忙碌，办了许多开

国大事，不必细说。在军事上，进展也十分顺利。太原已经被叶臣攻破，陈永福死于乱军之中，连尸首也不曾找到。为着加紧消灭李自

成，为统一江南的军事扫清障碍，就在忙碌的十月间，正式命英亲王阿济格率领西征大军从塞外向榆林前进。豫亲王多锋暂时不往江南，

加速准备向洛阳进兵。一切都按照多尔衮的计划在进行。 转眼间到了十一月，北京已经下过一场雪，三海和御河都结了很厚的一层冰

凌。圣母皇太后自从来到北京，一样大事接着一样大事，每天都在兴奋与幸福中度过。十月初一那天，福临只是举行登极大典，却没来得

及颁布《登极诏》。顺治的《登极诏》很长，不仅向天下臣民宣布他即皇帝位，仍建国号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还详细开列了

他平定天下的各种方针政策，十分具体。小博尔济吉特氏听说，在中国，自古以来历朝皇帝的登极诏书还从来没有写得这样好的。这是多

尔衮同范文程、洪承畴等一班大臣费了多日苦心，多次反复推敲，字斟句酌，才写定的诏书稿子，要使它为统一全中国起巨大作用。这一

天，圣母皇太后在高兴之中也不免新添了一块心病，为她儿子的江山担忧。 在颁布《登极诏》的同一天，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加封多尔衮

为“叔父摄政王”，颁赐册、宝，还给予各种优厚的赏赐，单说赏赐的黄金就有一万两，白银十万两。在册文中盛赞多尔衮的不朽功勋，

其中有一段写道： 我皇考上宾之时，宗室诸王，人人觊觎。有援立叔父之谋，叔父坚誓不允。念先帝殊常隆遇，一心殚忠，精诚为国。

又念祖宗创业艰难，克彰大义，将宗室不规者尽行处分。以朕系文皇帝子，不为幼冲，翊戴拥立，国赖以安。 现在小博尔济吉特氏回想

到一年前老憨王刚死后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又想着近几月来多尔衮的独揽大权，硬作主张将他自己加封为“叔父摄政王”的事情，不

免增加了内心的恐惧。她朦胧地猜想，多尔衮在当时之所以不做皇帝是因为怕他自己的力量不够，必然会遭到反对，引起八旗中互相残

杀，不但使大清国元气大伤，他也未必就能完全胜利，所以他方拥戴福临登极以抵制老憨王的大儿子豪格夺取皇位。如今他多尔衮的权势

如此之大，与小福临虽有君臣关系，但叔父摄政王的名分，到底是叔父为上！他的权势一天大似一天，日后会不会废掉福临，篡了皇位？



小博尔济吉特氏现在已移居慈庆宫，将福临留在武英殿后院的仁智殿居住。也许由于她单独住一座大的宫院中，叔父摄政王以各种借口来

见她的次数更多了。她既暗中担心多尔衮日后可能不利于她的儿子，又因为常见面而没法摆脱那种隐藏在心中的对多尔衮的爱情，如果有

几天看不见多尔衮便感到十分想念，甚至表现在午夜梦境。每当多尔衮来到她的宫中，宫女们献过茶，退出以后，正殿暖阁中只剩下年轻

的寡嫂和同岁的小叔的时候，她以皇太后的身份端坐不动，可是她的心啊总是不能平静，而且她知道多尔衮也很不平静。她害怕多尔表会

忍不住向她走近一步，幸而她的举止很有分寸，使多尔衮还没有过稍微放肆的地方。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当多尔衮坐在她的面前谈些重

要国事之后，有片刻相对沉默，好不自然。她觉察出多尔衮仿佛有什么特别的心思，分明是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她含着不自然的亲切的微

笑，避开了多尔衮那明朗的有点奇怪光彩的眼睛，忽然叹口气，说道：“叔父摄政王日夜操劳，皇上登极大典和封、赏的事都办得十分圆

满，你也该稍稍休息几天啦！” 多尔衮说：“我哪有那个福啊！如今国家才迁到燕京，正是开基建业的时候。单就用兵说，既要派大军

剿灭流贼，又要征服江南，统一全国，样样事都得我这个做叔父的操心。若有一样事操持不当，算什么‘周公辅成王’？我日夜辛苦，既

是为了报答文皇帝，也是为了保小皇上坐稳江山，成为统一普天下的主子，再说我也要使你做圣母皇太后的对国事一百个放心，不辜负我

这个叔父摄政王的封号。” 小博尔济吉特氏觉得这倒是很正经的议论，随即说道：“诸王和大臣们共同议定，加封你为叔父摄政王，我

心中最为高兴。” 多尔衮忍一忍，抬起头来定睛向小博尔济吉特氏望了一望，微微笑着说：“商议的时候，有人说，皇上幼小，虽是我

的侄子，也同亲生儿子差不多……” 小博尔济吉特氏心中一动，敏感地觉察出多尔衮是有意拿话挑逗她，忽地满脸通红，不觉低下头

去。多尔衮也不敢再把下边的话说出来。过了一阵，圣母皇太后勉强恢复镇静，抬起头来问道：“崇祯的太子还没有查明下落？” 多尔

衮说：“刚才我进宫的时候，得到禀报说，崇祯的太子已经捉到了。” 小博尔济吉特氏赶快问：“是怎么捉到的？现在何处？” 多尔

衮说：“详情我也不很清楚，现在押在刑部，正在由满洲尚书同几个汉大臣审问实情。我马上就回摄政王府，亲自过问这件事。” 小博

尔济吉特氏又问道：“你打算怎么处置？要不要封他一个王位？” 多尔衮冷冷一笑：“这要看对我们大清有利没利，等我审问了太子以

后再作决定。” 小博尔济吉特氏一方面感到高兴：到底把崇祯太子找到了，消除了一个隐患。可是另一方面大概因为她也是一个母亲，

秉性善良，对杀害一个不幸的亡国太子忽然生出了不忍之心，低下头没再说话。 多尔衮回到摄政王府，范文程已经和刑部尚书在王府朝

房等候。当时刑部只有一个满洲人做尚书，汉译的名字叫吴达海。多尔衮换过衣服，立刻传见。关于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置，他早已胸有成

竹，所以他首先向满洲尚书问道：“你刑部衙门捉到的那个少年，到底是什么人？” 吴达海恭敬地回答说：“这少年确实是明朝太

子。” 多尔衮又问：“他自己也说他是明朝太子吗？” “是。他一到刑部衙门之后，就承认他是明朝太子，并不隐瞒。” 多尔衮稍觉

奇怪，转向范文程，用眼睛直看着他。范文程躬身说道： “臣听说此事之后，立刻命人将太子从刑部秘密地带到内院，由臣亲自讯问。

看来确实是太子无疑。只是此事已经传扬出去，满京城在街谈巷议，无不谈论此事。既然京城士民皆知此事，如何处置，也是一个难题，

必须使京师臣民心服方好。” 多尔衮略微神色严厉地问道：“你怎么断定这少年真是明朝太子？” 范文程虽然明白多尔衮是有意将这

少年问成假太子，也听出来他口气中带有责备之意，但他还是大胆地解释说：“这少年自称名叫慈烺，皇后所生，亡国前居住在钟粹宫，

说到亡国时候的事情，十分清楚，对崇祯临死前在坤宁宫的一些行事和说的一些话，记得都很详细。他还一面说，一面哭，哭得很悲痛。

如果是旁人，断不会有这样的真情，也不会如此悲痛。何况深宫之事，不要说一般百姓人家，就是官宦之家的公子少爷也不会知道太子名

讳是慈烺，住在钟粹宫。所以经臣审讯之后，觉得他确是崇祯太子无疑。” 多尔衮不满意地轻轻摇头，又问道：“既然他是真太子，为

何不逃往别处，又回到燕京城内？” 范文程接着说道：“据他说，李自成去山海关的时候将他带在身边。李自成败退之后，也没有杀

他，要他自己逃生。” 多尔衮心里一动：“李自成竟然不肯杀他！” 范文程接着说：“这时他身边还有一个太监服侍。这太监名叫李

新，一直不肯离开，在乱军中带着他逃往吴三桂军中。原想见吴三桂，商量办法，后来遇见一个军官，不肯让他们去见吴三桂，也不肯说

出自己姓名，劝他们赶快住别处逃生。这个李新后来离开了他，不知是死在乱军之中，还是逃往别处。太子无处可去，在附近辗转了一些

日子，又回到燕京城内。” 多尔衮摇摇头，说道：“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哪儿不可逃生，偏要回到北京城中？” 范文程解释说：

“倘若是庶民百姓的子弟，自然会远走高飞。可是他生在深宫，长在深宫，对宫外的事情一概不知，亡国之后也是一直被李自成恩养，同

外界没有多的来往，所以从乱军中侥幸逃生后，辗转又回到燕京城中。也只有像他这样在深宫生长的少年，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多

尔衮问道：“他回到燕京之后，如何生活？为何直到如今才泄露了真实情况，被抓到刑部衙门？” 满洲尚书吴达海回答说：“这个明朝

太子隐瞒了姓名，在东华门外一个豆腐店中落脚，只说他是逃难的少年，无家可归。豆腐店主看他确是衣服破烂，就把他收留下来，帮助

烧火。住了五天，豆腐店主人看他根本不会烧火，其他活儿也干不了，知道他不是寻常人家子弟，害怕惹祸，就送他到崇文门外一个尼庵

中，只说他是无家可归的平民少年。庵中老尼姑也没有疑心，就留他住下来。过了半个月光景，原来在御花园中看管花木的太监常进节偶



然来到尼庵烧香，认出了他是太子。” 多尔衮问道：“常进节既然在御花园中做事，为什么要到崇文门外尼庵中烧香呢？” 吴达海回

答说：“自从李自成进了北京以后，常进节就逃回家中。他家在崇文门附近。” 多尔衮“哦”了一声，点点头：“说下去吧。” 吴达

海继续说：“常进节同老尼姑妙静原是同乡，平时认识，也有来往。他秘密地告诉老尼：‘这是太子。’两个人商量了一天，想方设法将

太子保护下来，但想不出可去的地方，尼庵又非久藏之处，于是决定将太子带到常进节家中暂时隐藏。后来因为跑到周奎府上看望他的妹

妹，被周奎的侄子周铎举报了。” “啊。老尼姑和常进节都已逮捕归案了吗？” “都逮捕了。连东华门外的豆腐店主人也抓了起来。

这一干犯人都押在刑部狱中，全已招供。” 多尔衮原来决定很快就将明太子暗中杀掉，不露痕迹，没有想到如今整个京城都已知道太子

被捕之事，街谈巷议，纷纷不休，这就使他不能不重新考虑。加之他刚才听说，李自成兵败之后，不肯杀掉明朝太子，这使他心里不能不

感到吃惊。倘若他贸然随便将太子杀掉，天下汉人谁不思君，岂不要骂他大清摄政王还不如一个 “流贼”么？他沉默片刻，决定不了如

何处置才好。范文程和吴达海都看出来多尔衮心中犹豫，却不敢说话。过了一阵，多尔衮向范文程说道： “这太子是真是假，你们不要

光听这少年的话。倘若他假充太子，岂不瞒了你们？我朝恩养他，岂不让天下后世笑话？” 吴达海说：“看来他是崇祯太子不假。周皇

后的家人是这样禀报的，他自己也直认不讳。” 多尔衮恨恨地望了吴达海一眼，向范文程问道：“洪承畴怎么说呢？” 范文程回答

说：“洪承畴说他常在封疆，从未见过太子，不知真假。” 多尔衮说：“真假用不着他来辨明，我自有办法审问清楚。你可问过他：对

这个假太子应该如何处置，才能够使天下臣民无话可说？” 范文程说：“臣不曾问过他的主张。” 吴达海不明白多尔表的意思，又插

嘴说：“王爷，太子不假。” 多尔衮说：“糊涂！”转向范文程又问：“你同洪承畴完全不曾谈过对这事的处置么？” 范文程说：

“谈是谈过。他只是低头沉吟，又说：‘此事惟听叔父摄政王权衡利害，作出英明决断。’” 多尔衮立刻命人传洪承畴速来摄政王府。 

范文程问道：“关于如何处置明太子的事，王爷要当面问洪承畴么？” 多尔表摇摇头说：“我要用洪承畴办一件紧急的事，眼下是时候

了。至于捉到的那个少年，必是妄图富贵，冒称明朝太子。我们一定得审问明白，昭示天下，不可上当受骗！” 范文程说：“臣等一定

谨遵王谕，将这一冒称太子案问个水落石出。” 吴达海说：“可是……” 多尔衮说：“糊涂……范文程，你想，倘若是真太子，必然

早已隐名埋姓，潜逃无踪，岂敢半年来逗留京城，还敢去周奎的府上？定是假冒！” 吴达海争辩说：“问成假冒太子之罪，当然容易，

只怕普天下汉人不服，后人不服。” 多尔衮生气地说：“这个太子只能是假的，断断不是真的，你糊涂什么？……这案子关系很大，我

要亲自审讯。” 范文程和吴达海齐声说：“喳，喳！”叩头准备退出。 多尔衮对吴达海很不满意，心中说：“要平定中国，许多事非

使用汉人不可。”然后他又说：“你们暂时不要离开，要陪着我亲自问一问这个假冒太子的少年。” 随即他吩咐去刑部狱中将那个假冒

太子的少年秘密地送来摄政王府，要用一乘小轿抬来，不许让街上人看见。吩咐之后，沉默片刻，他又问道：“洪承畴来了么？” 下边

回禀说：“已经来了。” 多尔衮迫不及待地说：“命他进来！” 洪承畴跪下叩头之后，多尔衮命他坐下，面带笑容，对他说：“洪承

畴，有一件不大的事，本来想缓一缓，再命你去办。可是现在假太子案已经摆在面前，那件事也就该早日了结了。你晓得我要命你办的事

情么？” 洪承畴恭敬地站起来，心中七上八下回答说：“臣不知道叔父摄政王要臣所办何事。” 多尔衮笑着说：“还不是为的你那位

朋友刘子政的事！如今该你设法劝说他降顺我朝，建功立业了。你看，现在就劝他投降，是时候么？” 洪承畴说道：“此人秉性倔强，

肯不肯投降我朝，臣实在没有把握。但既然捉到很久，在刑部狱中受到优待，长此下去，也不是妥当办法。或者劝他投降；或者养他终

身，不要杀掉。究竟如何处置，臣心中无数，请叔父摄政王爷明谕，臣当竭尽心思照办。” 多尔衮说：“他一直不晓得你暗中对他十分

关心。如今你可以当面同他谈谈话，劝他投顺我朝，免得一死。明朝已经亡了，他又几年来隐居五台山，称为方外之人，用不着替明朝尽

节。再说我大清得天下，不是得之明朝，是得之流贼。我们来到中原，是替明朝臣民报君父之仇。从来得天下，还没有像我朝这样正大光

明的。你好生劝他不要执迷不悟，赶快投降才是。” 洪承畴连声说：“是，是。” 多尔衮又说：“我要你三天之内办好此事，不可拖

延太久。你下去吧。” 洪承畴叩头辞出。 这时明朝太子已被带到摄政王府。多尔表同范文程、吴达海匆匆地商量片刻，随即命人将朱

慈烺带进来。 朱慈烺一到摄政工府就下定一个决心：“宁死不辱”。当他被带进大厅后，看见上边正中坐着一位满洲头子，猜想着必是

摄政王多尔衮了，于是作了一揖，站在离多尔衮前边约一丈远的地方，一言不发。旁边有人催他赶快跪下，他置之不理。连催三次，他仍

然置之不理。多尔衮对旁边人说：“让他坐下吧。” 于是有人拉了一把椅子，让朱慈烺坐下。范文程担任讯问，从头到尾将已经问过的

话重新审问了一遍。当问到太子被捕的经过时，多尔衮忍耐不住，亲自问道：“你住在常进节家中，本来隐藏得很机密，无人知晓，为什

么要到周奎府上去？” 太子回答说：“后来常进节告诉我，公主并没有死，仍在嘉定侯府中。我想到如今兄妹都在难中，很想同她见上

一面。” 多尔衮问：“那么你一个人就去了吗？谁送你去的？” 太子接着说：“一天黄昏，我叫常进节送我到嘉定候府门前。我自己

进去，对守门的家人说：我要见见公主。守门人不肯传报，问我系何人。我悄悄告他说： ‘我是前朝太子，公主的哥哥，特意前来见见

公主，你们千万不要露了风声。’他们听了，赶快禀报周奎。周奎把我悄悄地引进内宅。周奎夫人是见过我的，出来同我相认，哭了起



来。夫妇两个都跪下去，对我行了君臣之礼，然后引我见了公主。” 多尔衮问：“公主认你是他的哥哥么？” 太子回答说：“我们是

一母所生的亲兄妹，岂有不认之理？我同公主相对痛哭。我将被闯贼带往山海关的情形以及后来辗转隐藏的经过，都对公主说了。公主

说：‘你千万要隐藏好，不可大意。嘉定侯府不是久留之地，你吃过饭就赶快走吧。’周奎留我吃了晚饭。我便在三更时候，看路上人

稀，离开了嘉定侯府，回到常进节家中。过了几天，我又去看公主。公主见我身上衣服单薄，送给我一件旧的锦袍，悄悄地嘱咐我小心，

不要再来了。我们又痛哭起来。我没有多留，赶快回到常进节的家中。” 多尔衮问道：“听说你去了三次。后来为什么又去了？” 太

子说：“我父母双双殉国，两个兄弟不知死活，看来都会死在乱军之中。如今只剩下我和公主兄妹两人，我实在很想再看看她，所以十九

日那天，我忍耐不住，又去嘉定侯府看公主，在侯府中住了两天。到二十一日，也就是前天晚上，被周奎的侄儿周挥知道了。”说到这

里，太子忽然愤激起来，眼中充满泪水，声音打颤，继续说道，“周铎只顾保他一家富贵，不想他家的富贵全靠我家赏赐。他竟然劝说周

奎，将我献出。周奎当时不肯。可是周锋已经暗中禀报了刑部，同时命仆人将我推出周府大门以外。我责备他不顾我朱家对他周家的洪

恩，做此不忠不义之事。他就对我拳打脚踢，硬将我推到街上。我没有办法，只好赶快逃走。亡国太子，只能如此。我只想死了之后，上

诉天帝，给他治罪。” 多尔衮问道：“你到了街上就被巡夜的兵丁捕获了吗？” 朱慈烺点点头，没有做声。 吴达海对多尔衮说道：

“刑部当时已经接到周锋的禀报，派兵在周府左近等候，所以很快就将他捉拿到了。” 多尔表对朱慈烺说：“我看你并非真的明朝太

子。一定是有人给你出主意，叫你冒充太子，好得到我朝的恩养，享受终身富贵。你老实供出：是什么人给你出的主意？” 朱慈烺愤慨

地突然站起来．大声说道：“我确是明朝太子。事到如今，或生或死，全在你们手中。你说真就是真，你说假就是假，我自己何必再辩”

多尔衮无话可说，吩咐吴达海：“暂且将他下到刑部狱中，继续审讯。押下去吧。” 朱慈烺被带了下去。 多尔衮向范文程问道：“看

来太子是假，如何处置才好？” 范文程说：“一定要处置得使天下心服。如今我们刚刚进人中原，处处都在作战，不可激起汉人的仇

恨。明朝虽然无道，但毕竟坐了将近三百年的江山，崇祯也没有失德，人心不忘旧主。所以将太子养起来也好。纵然不将他养起来，也须

使天下百姓知道太子是假冒，并非崇祯的儿子。” 多尔衮点点头：“好，须要多找证据，审问出太子是假冒才行。你们回去吧，让我再

想一想。” 范文程、吴达海叩头辞出。多尔衮独自又坐了一阵，心里自问：杀呢，还是不杀？ 刘子政从肮脏拥挤的大年中被提出来，

改换到单独的小牢房中关押后，生活颇受优待。脚镣换成了比较轻的，饮食方面也给他特别照顾。他已经是出家之人，吃的是素食，但素

食做得都很合口。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是洪承畴的吩咐，而司狱长也不向他透露真情。尽管如此，刘子政心中明白，这是清朝有意对他特别

优待，以便劝他降顺，他心中暗暗冷笑：你们看错人了！ 前几天，小监狱中又来了一个人。此人约有四十多岁，态度十分倔强，对一切

人都很冷漠，不肯多说一句话。他来之前，狱卒已经告诉刘子政，说这个人是在太原附近抓到的，原来下在太原狱中，准备杀掉。忽接多

尔衮的令旨，命将此人押解来京。多尔衮原想使此人说出真实姓名，逼令投降。可是经过几次审讯，这个人始终对自己的姓名和身世不吐

一字。刑部疑惑他是前朝的大官，也说不定是明朝的宗室。曾经用过一次刑，仍不肯吐出一字。后来几经查访，知道他是投降了李自成的

举人，被李自成封官任职。李自成破太原后，命他任太原府府尹，协助陈永福守太原。太原失守之后，相传他被清兵杀了，实际杀的是另

外一个人。他并没有死，逃在榆次县的乡间，又被清兵提到。可是人家问他是不是李自成放的太原府尹韩某，他只是冷笑，闭目不答。现

在暂时将他从大牢中提出来，押在小监狱中，等候发落。 他进来以后，刘子政对他打量片刻，看见他虽然受刑很重，但是双目炯炯有

神，器宇不凡，流露出宁死不屈的神情。这种气概使刘子政不觉肃然起敬。本来他觉得一个明朝的举人竟然“从贼”，大逆不道，心中十

分轻视。现在一见之下改变了看法，想着自己不肯降清，这个姓韩的也不肯降清，说明很有骨气。他向新来的难友问道： “先生尊

姓？” “无姓。” “何名？” “无名。” 刘子政叹口气说：“人非生于空桑①，既秉父母遗体，岂无姓名乎？” ①空桑－－相传伊

尹生于空桑。空桑原是地名，但后人误解为空了的桑树。此处按照误解的意思使用。 “国亡家破，留姓名更有何用？” 刘子政更加肃

然起敬，接着问道：“先生从何处来？” “自中国来。” 刘子政不觉热泪盈眶，心中猛然酸痛。默然片刻，忍不住突然问道： “太子

的事，先生以为真假？” “终归一死，何论真假？” 刘子政点点头，不再问话。 这位不肯吐出姓名的人，闭目养神。 两天来，崇祯

太子案哄动了京城，也传入刑部狱中。刘子政在狱吏中颇受尊敬，关于太子的事，狱吏都向他详细说明。外边如何议论，也随时告诉他。

刘子政心中非常焦急，他本来是为救太子来到北京，被捕之后，他想，只要太子仍在，迟早会逃往南方，没有想到竟会被清兵捕获，押进

刑部大牢。他连看一眼太子都不可能，救太子的事成为泡影。他很想同他的党羽们联系，设法救太子的性命，可是他听说一部分党羽已被

顺天府抓到，下在顺天府狱中。另外还有个最亲密的同党，他又不敢随便托人传递消息，怕的是万一消息走漏，同党也会被捕。所以自从

太子的消息传到小监狱中，他日夜愁思，毫无办法。常常连饭也吃不下去，心中自问道： “怎么好呢？” 他又望了陌生人一眼，忽然，

那人做出一个奇怪的举动，使他不由得吃惊。原来，这陌生人在山西榆次县境内被抓到以后，就强迫他按照清朝的风俗剃光了周围的头



发，将头上护发的网巾也扔了。来到刑部大牢之后，又被狱中的剃头匠把周围新生长的须发剃得净光，露出来青色的鬓角。这时他睁开眼

睛，望一望火盆，拾起来一小块熄灭的木炭，在被剃光的头皮上一笔一笔地画出来网巾的样子，然后重新将帽子戴好。 刘子政问道：

“先生身在囹圄，待死须臾，画此何意？” “身为中国人，岂可束发不戴网巾？” 刘子政点点头，正要接着说话，司狱长胡诚善走了

进来。当时刑部狱中共有六位司狱。司狱长是正九品，其余都是从九品。他们虽然官级低微，但在狱四面前却有无上的权势，无人不害怕

他们。惟独对于刘子政，他们另眼相看，十分尊敬。这时只见胡诚善面带微笑，向刘子政拱手施礼，说道：“刘先生，果不出我所料，你

的案子有转机了。”刘子政问：“此话怎讲？” 胡诚善低声说：“如今不瞒先生，台端①初入狱时，原要问斩。不久上边传下话来，暗

中将台端从大牢中提出，单独移押小牢，以示优待。后来风闻是内院大学士范大人和洪大人在摄政王面前替台端说了好话。只是上边严禁

泄露消息，所以只是鄙人心中明白，不敢对台端言明。如今洪大人差府中亲信仆人送酒肴前来，岂不是要救先生出狱么？” ①台端－－

旧时对人的敬称。 刘子政原来也猜到会有此事，心中已有准备，听了司狱长的话，冷冷一笑，说道： “我知道了。洪府来的仆人何

在？” 胡诚善走前一步，小声说道：“洪府仆人，现在门外等候。鄙人深知先生秉性耿直，一身侠骨义胆，对前朝忠贞不二。值此天崩

地陷之秋，惟求杀身成仁，无意偷生苟活；非如我辈，庸庸碌碌，为着升斗微禄，蓄养妻子，谁坐天下就做谁的官职。听说先生在故乡尚

有老母，年近九十。先生呀，你倘能不死，何不暂留人世，以待时机？”“时机”两字，他说得非常轻微，显然别有深意，接着又把声音

稍微放高一点，继续说道，“对此我想了很久，所以嘱咐洪府家人在门外稍候，亲自来向先生通报。务望台端虚与敷衍，万万不可峻拒。

先生，先生，事到如今，或生或死，决于此时” 刘子政点点头说：“请你唤洪府家人进来！” 司狱长向外一招手，一个狱卒引洪府家

人走了进来。那家人捧着食盒，向刘子政屈膝行礼，说道： “小人是洪府家人，奉主人之命，特来向刘老爷敬送酒肴，恭请老爷晒纳。

家主人说……” “莫慌。你家主人是谁？你说的什么洪府？” “家主人原为前朝蓟辽总督，现为本朝内院大学士洪大人。家主人今天

才知道老爷身陷刑部狱中，十分关心，正在设法相救，尽快保释老爷出狱。现特命小人先送来小菜数样，美酒一壶……” “莫慌，莫

慌。你说的这位洪大人可是福建的洪范九名承畴的么？” “正是我家主人，与老爷曾经同在辽东甘苦共尝，故旧情谊甚深。洪大人本来

说要亲来狱中探视，只因有重要公事要办，不能分身……” 刘子政突然冷笑，向胡诚善说：“太子有人假冒，洪总督也有人假冒。青天

白日之下，成何世界！请替我赶出去！赶出去！” 司狱长说：“和尚，他的确是洪府家人，一点不假。” 刘子政说：“两年前洪大人

已在沈阳绝食尽节，皇帝赐祭，万古流芳，人人钦仰。如今何处无耻之徒，借范九之名送来酒肴，意欲污我清白。假的！假的！我决不收

下，也不同来人说话！”随即冷笑一声，闭起眼睛，更无一言。 胡诚善轻轻摇摇头，无可奈何，回头对洪府家人说：“和尚秉性固执，

既然不肯迁就，你只好将酒肴带回，向洪大人如实回话。” 午后，一乘小轿来到狱中，停在小院中间。司狱长胡诚善带着上午那个洪府

家人进来，对刘子政说：“大学士洪大人请刘老爷去洪府叙话。” 立即进来两个狱卒，将和尚脚镣打开。和尚面带冷笑，一言不发，进

人轿中。胡诚善在轿门边小声嘱咐：“请和尚随和一点，但求早日获释，从此遁迹深山，莫管人间是非。” 刘子政被抬到坐落在南锣鼓

巷的洪府。大门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官衔已经改变，显得比前几年更要威风。小轿一直抬进仪门，进人二门落轿。刘子政被请出轿

来，有一个仆人在前边引路，穿过一座月门，进人左边小院，来到洪承畴的书房。这小院，这书房，刘子政都记得清楚。几年前有几次，

洪承畴曾在这里同他密谈，商量出关援救锦州之事。如今这里的假山依旧，亭台楼阁依旧，气氛可就大大地不同了。只见洪承畴穿着满人

的马蹄袖衣服，戴着满人的帽子，脸上刮得光光的，等候在阶下。他先向刘子政拱手施礼，刘子政没有还礼，东张西望，旁若无人。洪承

畴一把拉住他的袍袖，说道：“子政，别来无恙？” 刘子政仍不说话，对着洪承畴呆呆地望了片刻。洪承畴拉着他走进书房，请他坐

下，又问道：“政翁，没想到一别就是三年，这三年来人世沧桑，恍若隔世。没想到今日能够在北京重晤，使承畴不胜感慨系之。幸而故

人步履甚健，目光炯炯如昔，使承畴深感欣慰。” 刘子政东张西望，又对着洪承畴呆呆地望了一阵，仍不说话。洪承畴觉得奇怪，又说

道： “子政仁兄，今日见面，只是叙故人之情，不谈他事。请仁兄不必如此。倘仁兄心中有话要说，不妨开诚相见。” 刘子政说：

“我难道是在洪府的书房中么？” 洪承畴笑着说：“子政，当我出关之前，曾在这里同你深谈数次。不幸当日你的忧虑，果然言中。” 

刘子政说：“你是何人？难道我在做梦么？难道我是看见了鬼魂么？” 洪承畴想着刘子政身遭不幸，又在监狱里边受了折磨，可能神志

有点失常，赶快勉强笑着说：“子政，你再仔细看一看。你既不是做梦，也不是看见鬼魂。坐在你面前的是你的故人洪承畴。” 刘子政

大吃一惊：“哎呀！我看见了鬼魂，果然是看见了鬼魂！” “子政，不是鬼魂，我就是洪承畴。” “否！洪大人已经于崇祯十五年五

月间在沈阳慷慨殉节，朝野尽知，岂能重回北京？” 洪承畴满脸通红，说道：“当时都哄传承畴为国尽节，承畴其实没死。后因时势变

化，承畴又偷生下来，所以今天我又回到北京了。” 刘子政说：“不然，不然。洪大人确实尽节了，死在沈阳。” “不，不，确实未

死。我就是洪承畴。” “不然！当日洪大人殉节之后，朝野同悼，皇上亲自撰写祭文。这祭文我可以从头背到尾，一字不漏。岂有皇卜

亲自祭奠忠臣，而忠臣仍然偷生人间之理？” 洪承畴勉强说：“惭愧，惭愧！学生不知道尚有此事，确实我并没有在沈阳尽节。” 



“不然，不然，你是鬼魂。洪大人尽节了。当日明明皇上有祭文，祭文开始是这样说的：‘维大明崇祯十五年五月，皇帝遣官致祭于故兵

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蓟辽总督洪承畴之灵前而告以文日：呜呼！……’” 洪承畴实在听不下去，忽然站了起来，向帘外吩咐：

“送客！”说罢，他离开刘子政，走到一边，背着手装着观看墙上字画，不再回望刘子政。 仆人已经进来，向刘子政躬身说道：“请老

爷上轿。”刘子政忽然用悲愤的声音琅琅背诵祭文，一面背诵，一面走出书房。 在洪承畴同刘子政会面的第二天上午，在刑部大堂上，

第二次审讯崇祯太子案件。这一次的主审官是刑部山东司主事钱凤览，浙江绍兴人。因他素有精明干练之称，所以满洲尚书吴达海命他主

审，一定要遵照摄政王的旨意，审出太子是假。 很多百姓听说又要审讯太子，都拥挤到刑部大门外，由于门禁很严，不能进去。但是百

姓愈来愈多，驱赶不散，大家宁死也要知道太子的吉凶祸福。有少数人和把门的禁卒熟识，也由于禁卒们同情太子，故意略微放松，能够

找机会溜进大门，越过仪门，远远地站到大堂对面。 满洲尚书吴达海坐在上边。钱凤览坐在他右边另一张桌子后面。给太子一把小椅，

坐在钱凤览的对面。钱凤览先命将太子、常进节提上来，照例先问了姓名、年岁、籍贯，然后问道：“常进节，你怎么知道这少年是明朝

的太子？” 常进节回答说：“我原是管御花园的太监，每年要看见太子多次，岂能不认识？” “你既然认出他是太子，为什么不赶快

献出，以求重赏，反将他藏在你家？” 常进节说：“他虽是亡国太子，仍是我的主子，我不能卖主求荣。我明知隐藏太子会有大祸，可

是……” 钱凤览表面严厉，心中酸痛，不等他将话说完，就说道：“提尼姑妙静问话！” 老尼被带上来，跪在阶下。她在昨天已经受

了刑，也像常进节一样带着脚镣、手铐。 钱凤览问道：“妙静，当常进节告你说，这少年是太子以后，你对常太监是怎么说的？” 老

尼回答说：“我听了常太监的话，吃了一惊，又害怕又难过，同常太监都流了泪，商量如何搭救太子要紧。” 钱凤览问道：“你是出家

之人，朝代兴亡，干你何事？” 妙静回答说：“如今这不是一般的朝代兴亡，老爷你何必多问？” 钱风览心中一阵刺痛，几乎要滚出

热泪。他想救老尼一条性命，不再问下去，厉声喝道：“带下去！” 立刻禁卒将尼姑和常进节都带下去，在院中等候发落。钱凤览又命

将从前服侍东宫的一群太监带上来，向他们喝问： “你们都说实话，太子是真是假？” 东宫的旧太监一起跪在地下，说道：“这是真

太子，丝毫不假。” 钱凤览又命人将明朝的晋王带上来。晋王正在阶下，被带上大堂后，给了他一把椅子，也在钱凤览面前坐下。钱凤

览问道： “前日刑部尚书大人问你，你说太子是假。我今日奉叔父摄政王殿下之命，重新审理此案。你要直说：到底这少年是太子不

是？” 晋王回答说：“他不是太子，是冒充的。” 钱凤览怒目望他，说道：“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太子？” 晋王回答说：“我是明朝宗

室，受封晋王，自然认识太子。这个少年是冒充的，并非真太子。” 太子听了这话，愤怒地站起来说：“晋王，你也是高皇帝的子孙，

竟然如此昧尽天良！如此无耻！我是太子，你是晋王，你家封在太原，至今已经有十代了，你从来没有到过京城，更没有进过皇宫，怎么

会认识我？你上欺二祖列宗在天之灵，下欺全国臣民，按照新朝主子的意思，诬我是冒充的太子。纵然你会受奖，难道就不怕冥谴么？你

死后如何有面目见二祖列宗于地下？如何有面目见我朝大行皇帝于地下？你也是朱家子孙，竟然如此无耻！” 晋王被骂得满脸通红，连

说：“你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 钱凤览大喝一声：“不准胡说！虽然我姓钱，不姓朱，可是我祖宗世受国恩，在朝为官，皇家规

矩我也清楚。你家封在太原，称为晋王，你没有来过北京，人所共知。你有何道理，质证这个少年冒充太子？你过去可曾见过太子么？

说！” 晋王自觉理亏，颤声说：“我不曾见过。” “你可曾进过皇宫么？” 晋王越发被钱凤览的眼光和口气逼得胆战心惊，吞吞吐吐

地说：“我不曾进过皇宫。” 钱凤览又追问一句：“你可曾来过北京？” 晋王低头说：“我不曾来过北京。” 钱凤览不再问他：“下

去！” 晋王回到院中等候。 钱凤览说道：“将周锋带上来！” 周铎浑身打战，来到阶前跪下。 钱凤览声色严厉地问道：“都说这少

年是真太子，你为何说是假的？你将他从嘉定府赶出来，叫巡街的兵丁将他捕送刑部，又连夜递上呈文，说他必是冒充太子。你再看一

看，到底是真是假？” 周择喃喃地颤声说：“这少年实在不是太子。” 钱凤览厉声喝斥：“周铎！你本是明朝皇亲，受过厚恩，如果

不是皇帝赏赐，你周家如何有此富贵？今日若敢当面说假话，诬其太子为假，那就是丧尽天良，猪狗不如！” 这时已有更多的观看审讯

的百姓涌进刑部衙门院中，蜂拥而上，对周锋拳打脚踢，打不到的就咬牙切齿地痛骂，或恨恨地向他吐唾沫。倘若不是兵丁们赶开众人，

他准会死在地上。 在刑部院中和大门外的老百姓纷纷跪下叩头，恳求保护太子。一片呼声，加上哭声，声声感人心胸。满洲尚书怕发生

意外，赶快命兵了驱赶百姓。兵丁中很多都是汉人，不忍心将举在手中的棍棒打下，更不肯拔出刀剑。他们大部分都含着眼泪，对百姓大

声吆喝着，推揉着，威胁着，也有低声劝百姓离开的；只有满洲来的旗人兵了才真的对百姓使用棍棒和鞭子。 当小小的风波被兵丁弹压

下去后，钱凤览亲自步行护送太子到刑部狱中，又命他的仆人从家中取来干净被褥给太子，并留下一个仆人在狱中服侍太子。太子对他

说：“钱先生，请不要管我，不要为我的事连累了你。” 钱凤览说：“殿下，我不能叫举国人对我唾骂，叫后人对我唾骂！” 刑部衙

门第二次审讯太子的情况立刻传到了刘子政的耳中。司狱长和狱吏都是汉人，如今监狱中还没有一个满洲人，所以司狱长胡诚善能够对刘

子政传达关于审讯太子的全部消息。他自己也是满心痛苦，既不愿吃清朝的俸禄，为养家糊口又不愿抛弃这九品小官，所以他对于前朝太



子不但充满同情，而且对此案深怀着亡国之痛。他对刘子政谈审讯太子一案的情况时，很为太子的性命担忧。 整整一夜，刘子政几乎不

能人睡。他断定不要多久，太子会被满洲人杀掉，连保护太子和证明太子是真的官民人等都会被杀。他必须赶快告诉他的心腹朋友陈安

邦，作孤注一掷，将太子从狱中劫走。陈安邦就是乔扮成道士的那个人，从前在辽东随张春做事，后来张春兵败被俘，他血战突围，辗转

逃回关内，在京哉一带江湖上结交了许多侠士，其中还有武艺高强、善于飞檐走壁的人。如今陈安邦秘密隐藏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困难的是如何暗中通知陈安邦，而他自己也要在监狱中作好内应的准备。他决定等明天司狱长胡诚善来时，试探一下，看能不能帮他秘密

地传递信息。 次日早晨，刚吃过早饭，那位不肯说出姓名的囚犯正在用刘子政给他的一支破毛笔细心地画他的网巾。刘子政听到外面一

阵吆喝，知道是太子和一干人犯又被押去过堂。他在心里说：要赶快试探司狱长，稍缓就不及了。正在这时，胡诚善仓皇地进来，向刘子

政和画网巾先生拱拱手，说道：“事出突然，我来不及为你们二位治备薄酒送行。” 刘子政心中一惊，问道：“是要从西门出去①

么？” ①从西门出去－－凡执行死刑的人，都走刑部监狱的西门出去。 胡诚善回答说：“是的，和尚，有何事需要嘱咐？” 刘子政默

然片刻，心里说：“可惜来不及了！” 这时候来押解他和画网巾先生的兵丁已经来到小监狱门外。一个军官带着四个兵丁进来，要立刻

将刘子政和画网巾先生上绑。刘子政镇静地说： “不要急，请稍等片刻，等这位先生将网巾画完，只剩下几笔了。” 军官说道：“头

就要砍掉了，还画的什么网巾哪？” 画网巾先生将剩下的几笔赶快画完，然后投笔于地，冷冷地回答： “戴网巾是我中国三百年来士

大夫之俗，头虽砍掉，也还是中国志士之头！” 刘子政将一个青色小布袋交给司狱长，嘱咐说：“贫惜别无可留，只是人狱之后，得有

闲暇，将历年所写诗词回想出来一半，加上入狱后所写数首，都放进这个袋中。贫僧半生戎马，拙于吟咏，诗词均不足登大雅之堂，仅仅

是发于肺腑，尚非无病呻吟。先生如能替我保存，请即暂时收藏，为中国留下一分正气。倘若不便收藏，即请付之丙丁①。” ①付之丙

丁－－即烧掉。丙丁，于五行中属火，所以借指火。 胡诚善赶快接住，纳人袖中。军官将二人带出囚室。随即他们被五花大绑，插上亡

命旗，押出监狱院中。胡诚善直送出刑部监狱门外，拱手相别，落下眼泪。忽然一个狱吏来到他的身边，向他小声禀报一句。他吃了一

惊，立刻向大牢走去，在心中说道：“提审得这么急，难道太子的冤案今日要了结么？天呀！天呀！” 忽然一阵冷风吹来，他不觉打个

寒战。仰视天空，一天阴霾，白日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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